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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文赛教授 规范现代天文学

汉语名词的先驱者

李 竞

以为 年是联合国命名的
“

国际天文年
” 。

年
,

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用他手制的世间第一架

折射天文望远镜巡视夜空
,

终结了几千年的肉眼观

天的
“

望远镜前天文学时代
” ,

使人类文明迈进到利

用望远镜探索宇宙的
“

现代天文学新世纪
” 。

世

纪上半叶
,

天体物理学兴起
,

在古老而经典的天体测

量学和天体力学中
,

新词大量出现
。

世纪下半叶
,

随着射电波段的开启
,

诞生了射电天文学和空间天

文学
,

新的天文学名词随之不断涌现出来
,

丰富着现

代天文学词库
。

在喜迎
“

国际天文年
”

到来之际
,

我

们由衷地怀念已辞世三十年的
、

规范现代汉语天文

学名词的先驱者—戴文赛 一 教授
。

戴先生是福建漳州人
,

抗 日战争前夕
,

考取官

费赴英留学
。

在读研究生阶段
,

他根据天体的分光

光度测量
,

探索特殊变星的激变爆发现象和机制
,

以高质量的论文获得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
。

在二

战期间
,

他回到祖国
,

在前中央研究院迁至西南内

地的天文研究所任职
,

抗 日战争胜利后
,

在北京燕

京大学任教
。

新中国成立后
,

戴先生受命赴南京大

学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大学天文系
,

并担任天文系主

任直至 年病逝
。

戴先生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期间
,

筹组了大学

生天文爱好者学习团队
,

亲任导师
。

在当时的团队

成员中
,

有正在进修的天文学家陈彪
,

还有后来进

人天文科研或天文学岗位
、

成长为知名天文学家的

诸如沈 良照
、

叶式晖
、

刘宝琳
、

杨海寿
、

易照华等
。

可以说
,

戴先生带领的天文兴趣小组是名副其实的

天文学家的摇篮
。

笔者于 均 年在上大学时认识了戴文赛教

授
,

并参加学习小组成为其中积极的一员
。

由于戴

先生平易近人
,

乐于和青少年交往
,

除聆听戴先生

的天文讲座外
,

笔者曾几次到他校园内的寓所造

访
,

听取教导
。

戴先生博学广闻
,

学识面宽
,

话题中

除了天文
,

还有历史掌故
、

国外见闻
、

古典音乐等

等
,

天文学名词也是话题之一
。

那时
,

介绍天文学

最新发展的中文书刊非常稀少
,

甚至大学天文教材

也是国外的而非中文本或中译本
。

唯一的一本规范

的英汉天文学名词的书还是 世纪 年代初期问

世的
,

当然不会包括 年代出现的天体物理学名

词
。

因此
,

天文学家以及天文学子在科研和教学之

际
,

尤其是 口语交流时
,

往往需要经常借用外文名

词
。

当时
,

汉语中一义多词的现象较为普遍
,

例如
,

“

反光望远镜
”

和
“

反射望远镜
”

其实都是指
“

” , “

远镜
”

和
“

望远镜
”

都是指
“

叩
” ,

等等
。

交谈中笔者得知
,

戴先生早已对天文学名词不够规

范的现况表示不满和忧虑
。

自英国留学归来后
,

他

就曾在天文研究所自发地积极参与天文学名词的修

订和审定工作
。

戴先生对中国天文学名词的创制
、

审定
、

规范
、

统一
、

宣传
、

推广等一系列有关的事业非

常关心
,

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许多真知灼见
。

中国天文学名词的制定和规范有悠久历史和优

良传统
。

在绝少掺杂音译外来语的前提下
,

可以方

便地用汉语读
、

听
、

写
,

包括天文学在内的一切现代

科学和技术
。

对使用汉语的华人而言
,

这似乎是天

经地义的
。

然而
,

对一些民族来说
,

能 自如地运用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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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的语言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和信息
,

并非易事
。

例如
,

日语就采用了移植极多的音译外来语来传播

和表达包括科技在内的一切新引进的事物
。

又如
,

印度
、

巴基斯坦
、

斯里兰卡等国
,

若只用印地语
、

乌尔

都语
、

僧伽罗语等民族语言和文字而不使用大量的

外来语
,

就很难满足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需要
。

所以
,

把一切非本民族固有文化的传播纳人汉语文字的框

架和体系
,

乃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传统的特色
。

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
。

早在甲

骨文时代即有天象的记录和描述
,

诸如日月交食
、

行星出没
、

新星和彗星的隐现等
。

三千年来
,

中华

文明创造了一整套天文学名词
,

用以描述天文现象

和历法天算
,

其中大多沿用至今
。

如 日月和五大

行星的专名
,

肉眼能见的恒星专名和恒星命名体

系
,

多种天球坐标及其量度体系
,

行星运行和掩食

现象的称谓等
。

近四百年前
,

近现代天文学从西方

传至中国
,

中国的天文学家对大量外来的天文新名

词学习和消化
,

按其内涵创造与其对应的汉语名

词
,

并纳人汉语框架
,

成为汉语的天文学名词
。

这

在完善和增强汉语传播现代天文学知识的功能的

同时
,

也为那些汉语的使用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

古代天文学成就的机会
。

将传人中国的天文学名词汉语化
,

一直是中国

天文学家的传统使命
,

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重视
。

巧 世纪
,

明朝官方曾经组织翻译波斯文和阿拉伯

文的天文学著作
。

世纪以来
,

在西方传教士的

协助下
,

众多介绍欧洲天文学的著作面世
,

并且用

汉语创造的天文学名词被大量使用
。

在此领域贡

献最著者有徐光启 一
、

薛凤柞 一
、

王 锡 阐 一
、

梅 文 鼎 一
、

明安 图 一
、

李 善 兰 一

等
。

年
,

中国天文学会成立
,

为了保持

和发扬天文学名词的汉语文化传统
,

协会从一开始

就将天文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事业作为一项常设

任务
。

年
,

教育部和国立编译馆设立天文学

名词审定委员会
,

聘任中国天文学会译名委员会的

委员作为成员
。

年
,

世纪的第一部由政府

颁布的天文学名词汇编《天文学名词》出版
。

随

后
,

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名词编译委员会继续承担

名词修订和新词审定的工作
。

戴先生就是该委员

会的主要成员之一
,

正是由于他十多年坚持不懈的

努力
,

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
,

才使《天文学名词》

于 年由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出版
。

一 年
,

笔者在紫金山天文台张钮哲

台长的领导下
,

和沈良照先生编订了俄英中对照天

文学名词的初稿
。

年
,

戴文赛教授作为中国

天文学会天文学名词委员会主任
,

主持审定该初

稿
。

戴先生当时任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
,

在他多年

执教及主持编写教材和讲义的经历中
,

积累了天文

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原有名词的修订见解和新生名

词的定名意见
,

特别是天体物理学领域内有关恒

星
、

星群
、

星团
、

星际物质
、

星云
、

星系
、

星系群
、

星系

团以及各个天体层次的新词定名
。

由于戴先生的

热心和关切
,

初稿在 年初完成了终审
,

并于

一 年
,

以俄英中
、

英俄中和中英俄三种版

式出版问世
。

世纪 年代
,

天体物理学不断发展和繁

荣
,

大量天文学新词随之涌现
。

这些新词的定名和

审定以及已有天文学名词的修订工作
,

由南京大学

天文学家小组承担
,

其成果即是戴先生主编的《英

汉天文学词汇》
,

该书于 年问世
。

由于这部辞

书社会效益明显
,

年又出版了《英汉天文学词

汇》的增
、

修订本
。

戴先生直到辞世前
,

仍在主持南

京大学天文学家小组筹编《英汉天文学词汇》第二

版
。

遗憾的是他未能亲眼看到第二版的面世
。

在跟随戴先生审定天文学名词的那些 日子里
,

笔者把从他身上领悟到的精神总结成三条 一是根

据名词的天文内涵
,

用简练易懂的汉字
,

正确地表述

名词的本原
,

其天文内涵不能扩大
,

也不能缩小 二

是不用生僻汉字
,

不用易于望文生义的汉词
,

尽可能

使名词的表观有科学性而不是 日常用语 三是力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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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和发扬天文学名词的汉语文化特色和传统
。

现举几个例子说说

射电天文 由于它对应的外文是
,

世纪 年代末
,

曾一度被称为无线电天文
。

鉴于其内涵是指探测和研究天体和其他宇宙物质

在无线电波段发出的辐射
,

与文明社会发播和收听

的无线电毫不相干
。

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导
,

戴

先生力主定名为射电天文
,

并规范了一系列与此相

关的名词
,

例如
,

射电望远镜
、

射电天文台
、

射电观

测
、

射电天图
、

射电源
、

射电暴
、

射电太阳
、

太阳射

电
,

等等
。

如今这一汉语天文学名词早已成为社会

认同的规范术语
。

脉冲星 这个 世纪 年代末出现的新词
,

一度受到略早于它并已被采用的类星体一词的影

响
,

被称为脉冲体
。

当时
,

对类星体的本原知之甚

少
,

将貌似恒星而非恒星的天体取名为类星体是正

确的
。

而现有证据认为
,

这种天体是坍缩了的恒

星
,

主要在射电波段发射周期极短且极精确的脉

冲
。

因此称之为脉冲星是恰当反映其本原的定名
,

脉冲体的取名则是扩大了原来事物的内涵
,

不

可取
。

黑洞 它是用没有科学内涵的普通名词作为

理论上预期存在于宇宙中的天体的科学名词的一

个例子
。

曾有人认为其名不雅而称之为陷光星
。

其实
,

陷光只是黑洞的特性之一
,

此外
,

已在几个星

系的核心区探测到质量超过几百万太阳质量的黑

洞
,

根本不是
“

星
”

在理论上还能有质量远小于恒

星的微黑洞
,

它们也不能称之为
“

星
” 。

陷光星的

定名是缩小了原来事物的内涵
,

不可取
。

戴先生在讲课
、

报告
、

撰写文章和教材时
,

严格

区分内涵不同但易于混淆的名词
。

如亮度和光度
、

丰度和富度
、

激变变星和灾变变星
、

引力和重力等
。

由他首先提出
、

后经审定成为规范名词的例子极

多
,

如星协
、

星族
、

核球 旋涡星系核心区的隆起结

构
、

旋臂
、

棒旋
、

耀斑
、

耀星
、

吸积
、

致密
、

临边昏暗
、

临边增亮
、

类地行星
、

类木行星等
。

戴先生还致力于汉语名词的精练和简化
,

不少

简练后的名词已被普遍认同
。

例如赫罗图 赫茨普

龙 一 罗素图
、

史瓦西半径 史瓦茨西尔德半径
、

测光 光度测量
、

测地 大地测量
、

红移 红向位

移
、

零龄主序
、

零年龄主星序
、

大麦云 大麦哲伦

云
、

小麦云 小麦哲伦云 等
。

外国天文学家和天

文机构的译名也是戴先生关切的领域
。

他身体力

行地遵循名从主人
、

不用生僻和易于他想的文字等

原则
。

例如
,

将黑耳改为海尔
,

将哈罗改为

阿罗
,

将阿尔富文改为阿尔文 翻
,

将

格林威治订正为格林尼治
。

戴先生离开我们已 年了
。

值得告慰的是
,

年经国务院批准
,

成立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

审定委员会
,

下设包括
“

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
”

在内的几十个学科分会
。

此外
,

中国天文学会下设

的
“

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
”

也在 世纪 年代

初重新组建
。

当年和戴先生一道在天文学名词审

定领域共事的学生
,

诸如许邦信
、

卞毓麟
、

黄天衣
、

肖耐园
、

叶式晖
、

沈良照
、

林元章
、

刘麟仲等等
,

继承

了戴先生关心的事业
,

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

员会的领导下
,

积极地参与了《天文学名词》第一

版 和第二版 以及海外版 的审

定
、

编辑和出版
。

《海峡两岸天文学名词》也 已完

成审定
,

即将出版
。

此外
,

戴先生主持的英俄中对照《天文学名

词》
,

经美国天文学家改编为英中对照《天 文学名

词》
,

已由哈佛大学出版
。

戴先生主持的《英汉天

文学词汇》 和他逝世后由继任者许邦信先

生主编的第二版 都先后以繁体汉字版在台

湾出版
。

该词汇 的第三版—《英汉
天 文学名

词》
,

也已于 年问世
。

戴先生对天文学名词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
,

对

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天文学汉语名词的规范和统一

产生了巨大影响
,

这都将载入史册
。

李竞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
,


